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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电视剧《此处通往繁

星》因一段播出片段引发争议。剧情

中，一名女性角色因丧夫陷入崩溃，

身边群演上前劝慰。画面中，其他群

演均规范地搀扶其胳膊，唯有一名男

性群演手部动作越过正常表演边界，

疑似触碰女演员胸前区域，且面带笑

意。这一幕令不少网友直言“生理不

适”。即便在拍戏情景下，肢体接触

也应有清晰边界。以艺术之名模糊

界限，是对职业精神的背离，更是对

他人尊严的冒犯。

影视创作中，服务剧情需要的肢

体接触本属寻常，但前提是必须有明

确共识与底线。片场中，演员往往面

临赶进度压力，容易缺乏拒绝不当肢

体接触的底气。把“当事人的感受”

置于首位，不应只是一句空话。

更值得追问的是，从现场拍摄到

剪辑、审片，多道关卡之下，这个镜头

为何仍能顺利上线？个体行为失当，

或许是个人素养问题；但层层关卡未

能拦住，至少暴露出剧组对基层演员

权益保护的严重不足。

舆论发酵后，剧组声明称高度重

视，已撤下片段、启动核查，并呼吁避

免二次伤害。这是危机应对的必要

举措，但事前无防范，事后补救再及

时，也难免留下遗憾。真正保护演

员，不能仅靠一份紧急声明。行业需

要把保护机制前置：明确拍摄中的肢

体边界与拍摄方式；建立群演标准化

合同与独立的匿名举报渠道；若查实

越界，应让越界者付出代价，让每一

个基层从业者都有说“不”的底气。

镜头有边界，艺术有底线。将尊

重刻进每一次拍摄与审核之中，片场

才能真正成为纯粹、安全的创作之地。

羊城晚报记者 詹锡伟

两岸共铸精品话剧
传递隽永家国情怀

话剧《寻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
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
品，是深耕两岸文脉、聚焦家国情怀的
标杆性原创戏剧作品。该剧由知名剧
作家龚应恬与台湾金牌导演李宗熹联
合编剧，李宗熹执导，大陆实力派演员
曾黎、唐丽华、王毅，台湾资深演员李志
希、柴仲思等倾情演绎，实现了两岸戏
剧艺术力量的深度交融与创新碰撞。

自2023年首演以来，《寻味》凭借
精良的艺术制作、厚重的人文内核与深
刻的时代立意，获得业界高度认可，先
后入选第十八届中国戏剧节、第九届中
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纪念西南剧展80
周年暨第八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

等国家级戏剧节展，多次获优秀剧目殊
荣。该剧的思想价值与传播价值也获
权威肯定，国台办新闻局局长陈斌华、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先后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专门向两岸观众推介该
剧，肯定其在传承两岸文脉、凝聚民族
情感、传递家国初心上的价值。

10 月 25 日恰逢台湾光复纪念
日。在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
这部聚焦两岸血脉亲情的精品话剧登
上湾区高校舞台，以戏剧艺术为载体，
将宏大历史叙事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
的艺术表达，让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
文同种的血脉联结具象可感。这超越
了一般文艺展演的意义，成为一堂传承
历史记忆、凝聚民族认同、深化两岸情
感交融的生动思政课。

在剧目创作与排演过程中，两岸主
创团队的深度交流，也为该剧铸就了浓
厚的情感底色。台湾主演李志希表示，

“寻味”从来不止于味觉记忆，本质是游
子跨越山海的寻根之旅，是中华儿女刻
在血脉里的家国眷恋。

舞台表达细腻
滋养青年艺术审美

除了创作立意，《寻味》的艺术表达
也高度契合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的
育人初心。从台词韵律到生活细节，从
肢体表达到情感传递，全剧以细腻的舞
台呈现，唤醒两岸民众共同的眷村记
忆、胡同情怀与乡土乡愁，让文化同源、
亲情同脉的内核自然流露。

剧情上，《寻味》以“一碗牛肉面、
五代家国情”为细腻切口，将两岸近
七十年的时代变迁、家族聚散、文脉
传承浓缩于寻常市井生活与烟火温
情之中。全剧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
没有生硬的口号宣讲，创作者以生活
化的叙事手法，把两岸共同的历史记
忆、文化根脉、家国情怀，转化为流畅
的舞台叙事与真挚的情感流动，让厚
重的历史与宏大的家国主题落地为
青年观众可共情、可体悟、可共鸣的
动人故事。青年观众在沉浸式观演
中，可自主感知家国情怀的隽永、体
悟文化根脉的力量，实现“润物无声”
的思政浸润与美育滋养。

在舞美呈现方面，导演李宗熹携手
舞美设计王辛刚，通过上下双层旋转舞
台的动态调度，创新完成三十余个场景
的无缝转换，营造出时空流转的沉浸式
观感，精准串联起北京胡同与台湾眷村
的地域跨度。青年观众在光影流转、场
景更迭中，可沉浸式感受两岸时空变迁
与人文联结，也能感受到该剧以年轻
化、现代化的舞台语言适配当代青年审
美语境的努力。

表演风格上，《寻味》也别具特色。

正如该剧演员王毅谈及创作感悟时所
说，两岸主创虽表演风格各具特色，但
因血脉相通、文脉同源，可快速达成艺
术共鸣，京腔京韵与台腔台韵的交融碰
撞，也成为该剧独有的艺术标识。

携手中山大学
与湾区学子面对面

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开幕式及
开幕大戏落地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意义
重大。

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聚焦湾区
青年文化共同体建设，着力打通艺术教
育与思政育人的融合路径，推动优质
文艺资源下沉校园、浸润青年成长。
作为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创办的百
年名校，中山大学是粤港澳大湾区综
合性标杆高校，承载着立德树人、薪火
相传的重要使命。中山大学深圳校区
作为学校“三校区五校园”战略布局的
重要板块，立足大湾区核心区位，汇聚
了来自粤港澳乃至全国的优秀青年学
子，是大湾区高校美育实践、思政育人
的重要场域。

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在此启幕，
能让《寻味》这部承载两岸文脉、镌刻家
国情怀的精品剧目，与湾区最具活力、
最具创造力的青年群体面对面交流，形
成“戏内寻根团圆、戏外聚力成长”的双
向互文。剧中人物跨越海峡、奔赴归乡
的寻根之路，与当代青年奔赴湾区、逐
梦前行的成长之路相互呼应，让青年观
众在艺术审美中读懂家国根脉的分量、
体悟团圆相守的珍贵、明晰个人成长与
家国发展的同频共振。

以戏为媒，以艺育人，以情聚力！
2026年 10月 25日至11月 29

日，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诚邀湾区青
年共赴戏剧艺术之约！

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10月25日启幕

话剧《寻味》担纲开幕大戏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孙璇 胡泉
策划/陈桥生 林如敏
统筹/朱帆 孙朝方 龚丹枫
项目总监/艾修煜
执行总监/吕楠芳
项目出品/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灵 艾修煜
图/《寻味》剧组提供

2026年 10月 25日，
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将
在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正式
启幕。两岸题材精品话剧
《寻味》将担纲开幕大戏，
以两天连演两场的方式，
为这场大湾区高规格青年
艺术盛会拉开序章。

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
季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
部、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羊城
晚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
社）主办，致力于搭建高
水平大湾区青年艺术交
流平台，助力校园美育创
新性发展、思政教育创造
性提升和粤港澳青年文
化交融。

本届戏剧季将于10月
25 日至 11 月 29 日在深
圳、广州等大湾区核心城
市举办。除开幕式及开幕
大戏外，还将在系列高校
开展精品剧目展演，并举
办戏剧大师课、主创面对
面等丰富活动。

《寻味》剧照

《此处通往繁
星》男群演疑似越界
触碰女演员

艺术之名
岂能成为越界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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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东京整治乌鸦已大见成
效，二十五年间捕捉约 26 万只，生
息数量减少百分之八十。于是又有
人出来忧天——乌鸦种族将灭绝也
说不定。

初来日本时，令我惊讶的不是车
站里信步的鸽子，而是乌鸦又大又
黑，黑黑的眼睛黑黑的嘴，蹲在电柱
上，落在地上啄食垃圾袋，看着就瘆
人。据说世界有一百三十种乌鸦，日
本有七种。最常见的是大嘴鸦，通体
黑色，反射朝阳或夕阳的光照，黑中
泛起青紫的色泽，自古用它形容女人
的长发。

日本应该早就有乌鸦，而三足的
“八咫乌”实是从中国引进。神话里
天照大神的孙子的曾孙从日向（宫崎

县）东征，在崇山峻岭中迷失方向，大
神派八咫乌飞来领路，直捣大和（奈

良县），征伐当地土著、部落，成为日
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当今
天皇据说是一百二十六代。八咫乌
是立国神兽，脖子上挂八尺琼勾玉，
咫短尺长，不大成比例。日本足球协
会的标志是八咫乌，二爪立地，一爪
抓球。

乌鸦在城中为害，日本人就想法
驱除，似乎最有效的办法是断其粮
草，让它扒不到垃圾。还记得东京的
知事曾提议用乌鸦的肉做馅饼，做大
做强，做成东京的美食。坊间真就有
人尝试，首选是生吃，再就是烧烤，好
像都未成功。知事的想法大概来自
狄更斯小说中那句“用乌鸦肉做的馅
饼很好吃”。我却觉得可能还是羿家
的吃法比较好，鲁迅的《奔月》写道，
羿家一年到头只吃乌鸦肉的炸酱
面。可整年就吃乌鸦炸酱面，羿可
忍，嫦娥不可忍，偷吃了金丹，风似的
向天上飞升。虽然羿总是先替嫦娥
打算，但这金丹却是他给自己留的后
路。他愤怒不遏，动了杀机，连发三
支箭，但廉颇老矣，以前能射落好几

个太阳，眼前月亮只一抖。
乌鸦在日本文学中的形象大致

跟我们中国一样，譬如“徘圣”松尾
芭蕉有一首俳句：“枯枝に烏の止ま

りたるや秋の暮”（叶落横枯枝，乌

鸦敛翅兮栖未定，晚秋薄暮时）。乌
鸦一年四季与人相伴，在俳句中不
能当表示季节的季语，但可以组成
季语，如乌巢是春的季语，寒鸦是冬
的季语；秋暮，有两个意思，一是晚
秋，再是秋天的傍晚，俳句里往往兼
而有之。

此作不是写实，而是一首题画
诗，把中国水墨画的“枯木寒鸦”写成
了俳句。比芭蕉早一个世纪的明朝
人唐寅在《枯木寒鸦图》扇页上题写
了一首七绝，有云：“谁知后夜相思
处，一树寒鸦未定栖。”据俳文学家井
本农一解释，动词“止まりたる”不是
一动不动地蹲伏在那里，而是刚刚落
下来，正所谓“未定栖”。因为是动
态，才能比水墨画多一份生动。芭蕉
俳句的意象更近乎元代马致远那首
被赞为“秋思之祖”的元曲：“枯藤老
树昏鸦……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
涯。”

芭蕉后来作过一幅画：干枯的常
春藤上落了七只乌鸦，姿态各异，空
中还飞着二十只，“一树寒鸦未定
栖”。芭蕉之徒画这个画题都是画一
只。不论成群，还是失群的一羽，乌
鸦向来寓意了愁苦、孤独、寂寥。例
如隋炀帝的《野望》：“寒鸦飞数点，流
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
魂。”宋人秦观填词化用这首诗：“斜
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寒鸦
与斜阳相映，总令人黯然神伤，如辛
弃疾所吟：“晚日寒鸦一片愁。”

芭蕉的俳句未点明“相思处”或
者“断肠人”，看似只写景。或许像梵
高绝命前数日创作的《有乌鸦的麦
田》，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广大
的麦田在风起云涌似的天空下展开，

我要在其中表现悲哀与极度的孤
独。”好多的乌鸦，而且麦田广大，土
路伸延，但画家的心是孤独的，那甚
至是绚丽的色彩看上去便也悲哀
了。一说到梵高，日本人便想起浮世
绘对印象派的影响，引以为傲，而此
画是横幅（50.5cm×103.0cm），那就
也受了浮世绘横长构图影响。

芭蕉在俳谐史上形成自己的风
格——蕉风，赢得“俳圣”之名，其根基
在于汉诗文以及水墨画。情趣趋向于
闲寂枯淡，即所谓“寂（さび）”。诗人
萩原朔太郎说：“停在枯枝上的一只乌

鸦是芭蕉的心的影像，是漂泊者突然
驻足于栖木的黑色冻结的形象。”又一
位诗人西胁顺三郎说：把秋天傍晚乌
鸦落在枯枝上写得简直像发生了多么
重大的事件，让活在物欲世界的人看
来，为如此无聊的事兴奋、高兴或悲伤
实在是笑话，可芭蕉的目的就是要笑
那些世俗之人。

明治年间有个从江户时代过来
的画家河锅晓斋画了一幅《枯木寒鸦
图》，乌鸦孤零零停在枯木上，“妙技”
获奖，卖了大价钱。名声大噪，刻了
一方印：鸦飞万国。

年少时，我曾那么渴望成为作家。
那时总觉得，我心中有一片辽阔的天地，
只能借文学和想象来盛放。

2000年初秋，莫言先生应邀到我就
读的山东师范大学作报告。散场时，我拨
开人群，举着自己的小说处女作《祖上打
过一只雁》的打印稿冲过去，像“李逵劫
道”一样拦住莫言先生，请他给予指导。

莫言先生接过文稿，装进了他的文件
包。虽然没有太多语言交流，但他答应回北
京后看一看，再给我提出意见和建议。

接下来的日子，我似乎有所期待，又
似不抱希望。我躺在宿舍里，重读自己
的处女作。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在黄
河滩里打雁的猎人，遇到一个遭受无能
丈夫家暴的女人，两人相爱，却最终引发
了一场悲剧。那时，想象力丰富加上创
作力贫乏，让我无法自测深浅。

中秋节后，我收到来自北京的一封
信，落款地址是北京地西大街181号中
楼，邮戳时间是2000年9月12日，这一
天正是中秋节。面额60分的邮票是倒
着贴的，据说这是爱意的表达——这是
哪个对我有好感的女同学的来信？

我压抑着兴奋拆开厚厚的信封，却
发现是莫言先生写来的。真没想到，他
还这么童心大发，玩了一把浪漫。

信封里厚厚的一沓是我的小说打印
稿，封面还签了“莫言”两个大字，另外则
是一封写给我的信。激动之余，我展信
默读，旋即就五味杂陈起来。

信上说：“你的小说我看了，一时也
不知该如何评价。再读了一遍后，还是
跟读第一遍时印象差不多。首先我觉
得，在当前这文坛上充斥着妖魔鬼怪的
都市病人小说的情况下，你还坚守着你
想象中的乡土，很是可贵。但毫无疑问，
这类小说已经很难引起编辑们和读者们
的兴趣，发表的可能性较小。”

看到这里，我心头一紧，但还是接着
看下去了。莫言先生对我所谓的“新乡
土小说”之“新”认真评判了一番。

“这小说的确是有点‘旧’了，如果放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是可以的。你的
‘新’确实已不新了。农村题材的小说，如
果写不出新意，出路几乎没有。但你对农
村生活的熟悉总是有用的，一旦你有了对

农村生活的新的理解，它们就会起作用。”
我的眼睛已经开始模糊，尤其是读

到信中那句“小说到底该如何写，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不应该像你这
样写”，年轻气盛的我已经大为沮丧。

那一刻，做了多年的文学梦，似乎瞬
间成了惊出一头大汗的恶梦。一盆冷
水，将我从摩拳擦掌准备去斯德哥尔摩
领诺贝尔文学奖的春秋大梦里泼醒。放
下信纸，我怔怔地回到床上，蒙住被子，
自我催眠疗伤。

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写过小说。
大学毕业后，我进了报社，告别虚

构，专心写实，在新闻领域深耕了一二十
年。关于文学梦想，关于莫言来信，在繁
忙的日子里，都逐渐淡忘了。

2012年10月11日，中秋过后的十
来天，突然一条新闻让人沸腾——莫言
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兴奋之余，我想
起十多年前莫言先生曾经给我寄过一封
信。于是翻箱倒柜，居然又找了出来。

之前一直记得来信只有一页纸，现
在却发现是两页。在第二页上，莫言先
生还对我谆谆教导：“你似乎不应该这样
匆忙地讲一个故事，你应该学会描写，你
应该找到一种属于你自己的叙述的腔
调，一种语言的节奏。有了这个，就成功
了一大半。根据我的经验，最有效的学
习写作的方法就是认真地去解读你喜欢
的书，刚开始时‘描红’几篇也无妨。”

原来他在来信中，还曾如此耐心具体
地指导过我啊。记得莫言先生在我的母校
演讲时，的确举过他模仿卡夫卡《变形记》
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例子，最后形成
了他自己的叙事风格，也就有了莫言的中
国式魔幻现实主义。

在来信的最后，莫言先生特别声明：
“我的话你不必太当真，仅供参考。”落款时
间是2000年中秋前夜。然而，那时的我，
年轻又冲动，自卑又自负。

转眼二十六年过去，如今我已年届半
百。只怪我当年太幼稚，没能压住性子
看完莫言先生给我的创作建议，实实在
在“走了宝”。想起那个夭折二十多年的文
学梦，心中仍不免有几多唏嘘。能在今天
讲出这段往事，错过文学之路的酸楚遗
憾早已寡淡，风吹雨打，皆成闲话。

莫言的来信 □宋慕新乌鸦和俳句中的寂与愁
□李长声

文房清供 （国画） □陈天


